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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:1919年 12月 ,张 闻天加入
“
少年中国学会

”
。在学会 中,他 是一名积极活跃的会 员 ,为 学会的发展作 出

了积极贡献。同时,学 会也对张闻天的思想、人生道路及工作作风产生 了重要影响 ,在 其人生道路上烙下 了深深的

印记。

关键词 :张 闻天 ;少 年 中国学会

中图分类号 :K825.1 文敲标识码 :A 文章编号 :1000-s315(zO03)03-0102ˉ06

张闻天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 ,曾

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

献。在张闻天走上革命道路之前 ,也同中国当时很

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 ,经历了一个
“
向光明地方

摸索的时期
”
。在他摸索救国真理的进程中 ,“ 五

四
”
时期最大的进步社团

“
少年中国学会

”
给了他很

大的启示和帮助。本文试图从张闻天与
“
少年中国

学会
”
的关系入手 ,考 察

“
少年中国学会

”
对张闻天

的成长所起的作用 ,探究张闻天的革命思想及一贯

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工作方法的源流。

- 张闻天在
“
少年中国学会

”
的活动

“
少年中国学会

”
是 1918年 6月 四川温江人王

光祈和李大钊、孙少荆、穆济波、陈郁等人发起组织

的一个青年社团。在宣传新文化、研究新思潮的历

史洪流中,该学会迅速成为
“
五四

”
时期规模最大的

著名进步社团,毛泽东、张闻天、恽代英、赵世炎等日

后的中共领袖也曾经是该学会的重要活动分子。

张闻天加人
“
少年中国学会

”
的时间大约是

1919年 12月 。据
“
少年中国学会

”
的刊物《少年中

国》第 1卷第 8期《新加会员》记载 ,“ 本会于去年十

二月今年一月共加人会员三人
”
,其人名通信处如

下 :姓名张闻天 ,行号闻天 ,年龄 20,籍贯江苏 ,通信

处上海西门黄家阙臼 号宗白华转 ,在本会文科。同

期人会的还有毛泽东、芮学会 [1]。

其介绍人 ,按《张闻天年谱》的说法 ,是左舜生、

黄仲苏 [2](17页 )。 但据学会老会员魏时珍 19“

年回忆 ,其介绍人应该是宗白华、魏时珍和王光祈
①

[3](289页 )。 其实 ,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。因为按

照学会的规定 ,新成员人会 ,须有五名会员介绍。因

此 ,我认为这两段材料似可相互佐证 ,左舜生、黄仲

苏、魏时珍、宗白华、王光祈当同为张闻天人会的介

绍人。

张闻天人会后 ,一直很关注学会 ,为学会的发展

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他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。众所周知 ,“ 少年中

国学会
”
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,对成员没有具体的活

动要求。但是 ,张 闻天只要在国内,都积极参加学会

的活动。1920年 1月 ,《 少年中国》的姊妹刊《少年

世界》创刊 ,张 闻天和沈泽民共同负责其校勘和出

版事务[2](18页 )。 1921年 1月 ,他又与上海的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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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一起向学会交
“
自由储金

”
,并 提出将储金用于办

学的主张[2](劣 页)。 同年 3月 ,同左舜生、沈泽民

等会员在上海市郊龙华聚会 ,议定 7月 15日 成立学

会上海分会[21(“ 页)。 同年 7月 1—3日 ,张 闻天

出席了学会南京大会 ,并报名参加了学会设立的东

方哲学研究会和社会学研究会 [4]。 会后 ,他写了

关于
“
少年中国学会问题

”
的书面意见 ,发表于《少

年中国》第 3卷第 2期。嗣后 ,张 闻天赴美留学。

到 1925年 10月 ,张 闻天已经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,学

会此时已名存实亡。但是 ,他仍关心着学会。当月 ,

他还发表声明赞成王光祈刊行《少年中国》
“
研究专

号
”
以代月刊的

“
紧急提议

”
,并 担任

“
文艺研究

”
特

约撰稿员[2](Tz页 )。

在组织上 ,张 闻天积极为学会介绍会员。19”

年 1月 ,他和左舜生介绍了郝坤巽、童启泰、康纪鸿

人会[2](sz页 )。 到美国后 ,1923年 ,他 又与康白

情、孟寿椿一起介绍须恺、杨亮等加人学会[2](鲳

页),从而将学会组织扩大到了美国。

更为重要的是 ,张 闻天对学会还提出过不少好

的建议。他加人学会后 ,在学会的两大刊物《少年

中国》和《少年世界》上都发表了不少文章 ,或 针贬

时局 ,或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 ,或翻译国外名家的作

品,这些文章扩大了学会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。

尤其是发表在《少年中国》第 3卷第 2期上的《对少

年中国学会问题的意见》,更表达了张闻天对学会

的拳拳之心。这篇文章写成于 1921年 7月 9s日
,

即学会南京年会以后。
“
少年中国学会

”
作为

“
五

四
”
时期出现的一个进步团体 ,虽 然集合了很多进

步的知识分子 ,但它
“
不是为了一定的明了的目的

而产生的
”
,而是

“
在乎一种模糊不明的感觉 ,即 对

于现社会不安 ,想谋改革的感觉而产生的 ,它所注重

的仍是感情的结合
”
。所以,当 中国社会发展到要

求有一种救国的科学方案时,分歧便不可避免地出

现了。学会于 1921年在南京开会讨论要不要主义

的问题 ,争论非常激烈。有的主张要主义 ,有的主张

不要。要主义者有的主张信仰社会主义 ,有的主张

信仰国家主义 ,还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 ,意见一时竟

无法统一。其成员也因经历与环境的差别 ,思 想各

异。思想右倾者遂成为国家主义的信徒 ,思 想左倾

者参加了共产党 ,还 有的投身政界作了官僚。张闻

天带着
“
一则听听会员之间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意

见 ,二则见识见识本会的会员
”
[4]的 目的参加了这

次大会 ,没 有在会上发言。但会后他针对
“
少年中

国学会
”
存在的问题 ,将 自己的意见 以书面形式发

表 ,很具体地阐述了他对学会的看法。

第一 ,张闻天对学会给予了中肯的评价。他 回

顾了学会产生的过程 ,肯定 了学会存在的意义。认

为 :“ 自民国以来 ,中 国内部弄得 昏天黑地 ,不 见天

日,更兼欧美资本主义的影响 ,加 速度的侵犯进来 ,

把中国人的灵魂从根本上动摇了 ,破坏了 ,于是中国

人一直从水平线滚到 了深渊之底。
”
一些想谋社会

改革的热血青年联合了几个有同样感觉的人 ,成立

团体 ,“ 少年中国学会也就呱呱堕地了
”
。他认为学

会尽管有缺陷 ,但应该看到它
“
这一时期 (少 年期 )

是各会员向光明的地方摸索的时期 ,各个会员都能

摸索 ,这就是我们学会的进步
”
。

第二 ,他也明确地指出了学会的不足。学会的

宗 旨是
“
本科学之精神 ,为社会的活动 ,创造少年中

国
”
。创造少年中国是最终的政治 目的 ,社会活动

是达到 目的的手段 ,而科学精神则是指导活动的理

论。学会创始人王光祈还根据学会精神写成了一首

《少年中国歌》,其 中说 :“ 少年中国主人翁 ,昂 然独

立亚洲东 ,环顾四邻兄弟国,多在他人压迫中。朝鞭

夕唾 ,弗 如犬豕 ,观此不平 ,安能自己?且上昆仑山 ,

高呼起起起。
”
[5]这 奋发向上的声音 ,在 当时不知

激动了多少热血青年的心 ,但这首歌与它的纲领一

样是非常空泛、模糊的。所以,张 闻天在文章中尖锐

地指出 :“ 什么是少年中国?少年中国学会的目的

何在?这些问题 ,凡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都 日夜自问

的。但是 ,少年中国是一种理想 ,各人的知识不同 ,

经验不同 ,自 然他们的理解也不会相同。
”
因此 ,“ 学

会的目的自然也是徒托空名 ,无 济于事的
”
。接着 ,

他提出 :“ 我们现在除会员之间相互联络外⋯⋯并

且同时对于
‘
少年中国是什么

’
等问题 ,好好地求一

个解答 ,就是好好地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 ,这理想就

是我们以后的主义 ,是切合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和人

民好的心理 ,不是闭着眼睛像玄学家的讨论
‘
本体

是什么
’
。
”
这表明张闻天对学会的局限洞若观火 ,

但他又多么希望学会能提出合乎中国实际、有益于

人民的宗旨。

第三 ,张 闻天对学会会员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

批评。他说 :“ 少年中国学会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

组成的团体 ,所 以,少 年中国学会的生命力和战斗

力 ,完全依赖少年中国学会的各个会员的实力充足。

103



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(社会科学版 )

假如没有这种充实的、有生命的会员 ,少年中国学会

就是有很好的外表 ,博得人家的喝彩 ,也不过是一块

金字招牌。一上人 生 的大 战场立 刻就会 败绩下

来
”

,“ 纯洁
”
、
“
俭朴

”
、
“
实践

”
、
“
奋斗

”
四信条是必

各的资格。他还对会员在道德、恋爱、宗教等方面存

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批评 ,希望本会会员 ,“ 不要专

门向外界注意 ,拿一部分精神的光明 ,去光照内心 ,

发现那隐藏于黑暗中的恶魔而去之
”
。这席话可谓

切中时弊 ,发人深省。

可见 ,张闻天在学会虽非创始人 ,也不是主要

的负责人 ,但他在学会中也是 比较活跃的会员。他

积极参与学会的活动 ,努力按照学会要求介绍会员 ,

尽量加强与会员的沟通 ,为 学会的发展积极献计献

策。因此 ,张闻天对学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作出了积

极贡献的。

二 “
少年中国学会

”
对张闻天的影响

张闻天加入学会前 ,已 是一个热心政治 ,关心国

家前途命运的激进青年学生。他曾与河海工程专门

学校的同学一起参加五四运动 ,亦是当时南京学运

的进步刊物《南京学生联合会 日刊》的编辑和重要

撰稿人。他主张用
“
釜底抽薪

”
的办法 ,“ 将武力政

治、强横的中央集权、卖国贼、安福系、腐败的政党
”

“
一切废除

”
,然 后建立民主共和国[2](14页 )。

“
五

四
”
以后 ,他也曾介绍过马克思主义 [6](9页 ),但 并

不认为这是 自己追求的真理。加人少年中国学会

后 ,学会对张闻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。

其一 ,会员对张闻天的思想及人生道路有着深

刻的影响。少年中国学会非常注重感情的结合。正

如后来其成员宗 白华所说 ,那 时
“
少年中国学会的

青年朋友们相见时 ,不论识与不识 ,都感到有共同的

要求 ,共同的愿望 ,并 以胸怀坦荡相示 ,大 家一见如

故
”
。学会不仅激发 了张闻天的政治热情 ,而且也

使他结交了一批胸怀大志的青年朋友 ,如 学会发起

人之一的王光祈 ,即 为
“
五四

”
时期重要的新闻工作

者和社会活动家 ,后来更成为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。

与张闻天交好的 ,还有后来知名的现代美学家、诗人

宗白华 ,北大哲学系学生、以白话新诗而闻名的康白

情 ,以及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田汉、共产党早期领

导人之一的沈泽民、国家主义者左舜生等 ,这些抱负

不凡的朋友和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严酷现实 ,共 同

促成了张闻天思想的转变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。

张闻天后来长期在党内从事宣传和干部教育工

104

作 ,这与他在学会中积累的文学功底不无关系。张

闻天的个人兴趣原本是哲学 ,后来才转向文学 ,张闻

天日后的一篇文章也约略提到过这种改变 ,说好几

年前 ,“ 研究过现代哲学思潮 ,可是后来因为天性与

哲学不相近 ,改习了文学
”
。其实 ,这种转变开始于

19⒛ 年 7月 同挚友、也是学会会员的沈泽民一同去

日本留学。在 日本 ,与 同是会员的田汉关系密切。

据《张闻天年谱》和《田汉年谱》记载 ,“ 在东京田汉

寓所 ,与 田汉、郑伯琦、沈泽民等畅谈通宵
”
。田汉

称这是
“
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痛谈

”
[7](45页 ),后来

双方一直保持密切联系。正是受田汉和沈泽民、沈

泽民之兄茅盾的感染 ,张 闻天开始接近文学 ,在 日本

时就给《小说月报》投稿。据当时《小说月报》的主

编茅盾 回忆 ,张 闻天当时写过《托尔斯泰的艺术

观》、《波特来耳研究》以及三篇介绍和研究泰戈尔

的文章 ,内 容和文采都不错 [8]。 回国后 ,他 除参加

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外 ,亦从事翻译 ,显示出他那翻

译家的才华。张闻天的名字开始不断出现在当时最

有名的文学刊物上。因其文才出众 ,1921年 7月
,

经学会会员左舜生介绍 ,张 闻天到中华书局任
“
新

文化丛书
”
编辑 ,又 与田汉同室办公 ,朝 夕相处。此

后 ,经过在美国的学会会员康白情介绍 ,张 闻天被聘

为美国华人《大同报》编辑。旅美期间,他翻译了当

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西班牙著名戏剧家倍那文德

的作品。回沪后 ,又创作了长篇小说《旅途》和三幕

话剧《青春的梦》,对 当时的中国文学界产生了较大

影响。所以茅盾先生说 :“ 我相信 ,假 如闻天同志不

是因为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,全身心投入了

革命斗争的烈火 ,他很可能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

史上占一席地 ,充分发挥他在文学上的才华。
”
[8]

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也与学会密切相关。加人学

会前 ,张闻天热衷的是无政府主义。他在 1919年 8

月发表的《社会问题》一文中,对无政府主义作了翔

实的介绍。认为无政府主义
“
是一种有组织的、有

秩序的、积极的、建设的
”
主张[6](9页 )。 刚人学会

时 ,学会流行新村主义 ,王光祈不仅大力宣传 ,而且

还在北京、上海等地组织了
“
工读互助团

”
。当时张

闻天和王光祈关系较为密切[3](zg8页 ),也深受影

响。在 1920年 1月 写的《农村改造的发端》一文中

说 ,改造旧社会的第一步 ,“ 要从农村做起
”
,还提出

了农村改造的方法 :“ 每村自成一个组织 ,同 国家可

以脱离关系 ,不过国家可以做各团体联合的总机关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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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无政府的必要
”
。可见 ,此 时的张闻天已经 由主

张无政府主义转为
“
新村主义

”
。正如后来他 自己

回顾这段经历时所说的 :那 时
“
对现有秩序感到不

满 ,渴 望实现当时在我面前被描画得迷茫飘渺而理

想化的新制度
”
[2]。 但新村运动在现实中的迅速

失败 ,使张闻天不得不放弃这种思想 ,转而主张泛爱

哲学和无抵抗主义。1921年 夏 ,他写了一紫文章 ,

宣称
“
爱

”
能养成

“
高尚的人格

”
,无抵抗主义是

“
使

灵魂不染一点污点的最好方法
”
,推崇耶稣、释伽牟

尼 ,说他们所实行的革命是最伟大的革命 ,提 出学会

要创造的
“
少年中国

”
就是

“
爱的天国

”
[2](26页 )。

他的这些说法受到茅盾、陈望道等人的批判 ,双方展

开了一场认真的讨论。结果 ,诤友使他逐渐放弃了

自己的主张。1922年 1月 ,他发表了《中国的乱源

及解决》̄ 文 ,对 中国乱源进行了分析 ,对 实行社会

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[2](33页 )。 这是张闻天思想

发展的一个飞跃七此时 ,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

者。

真正引领张闻天走人共产党阵营的是沈泽民。

沈泽民,浙江桐乡人 ,著名作家茅盾的胞弟 ,是张闻

天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同学 ,两人一起加人
“
少年中国学会

”
,一起在上海负责学会刊物《少年

世界》的校勘出版事务 ,一起在上海浦东中学宿舍

自学日语 ,一起赴日留学。两人都与田汉过从甚密 ,

后又成为中华书局同事 ,又一同到上海平民女校、上

海大学任教。沈泽民堪称张闻天青年时期交谊最深

的挚友。但不同的是 ,沈泽民在加人学会后不久 ,

1921年 5月 就加人了上海共产党小组 ,后任中共中

央宣传部长、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职。沈泽民探

索并选择共产主义的时间比张闻天短 ,也在关键时

刻给予了张闻天正确的指导。正如茅盾所说 :“ 大

约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 ,闻 天同志回国,到 中华书局

任编辑。闻天同志进中华书局是左舜生介绍的。左

舜生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,早 在中华书局当编辑

了。左当时是国家主义者。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有

许多国家主义者 ,他们正在筹各组党。左舜生极力

拉拢闻天同志 ,企图把他拉进他们那个组织。此时 ,

泽民从日本归来后 ,已 经加人共产党 ,他就劝闻天同

志加人中国共产党 ;加上那时也在中华书局当编辑

的李达同志的鼓动 ,结 果 ,闻 天同志加人了共产

党。
”
[9]这说明是沈泽民将张闻天介绍人党的。

如前所述 ,张闻天在真正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前 ,

他主张过无政府主义、新村主义、无抵抗主义、泛爱

哲学等。在此过程中,他也曾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 ,

“
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

”
,也表示

“
自今

日起 ,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

小卒
”
。但他又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,却

“
不一定

是马克思主义者
”
[2](33页 )。 直到 1924年 1月

,

他从美国归来 ,再度受聘于中华书局 ,因 与共产党员

沈泽民、茅盾的关系 ,开始广泛地接触共产党人 ,可

是由于
“
一心于个人的文艺活动 ,故还是不愿意加

人共产党 ,怕 加人它不 自由
”
[2](52页 )。 但是 ,就

在这一时期 ,他参与了学会内与国家主义的论战 ,提

出了只有革命 ,推翻现政府 ,获得政权 ,才能解决现

存的一切问题。明确表示支持恽代英、杨贤江以科

学精神扫荡复古逆流的意见和沈泽民
“
革命文学

”

的主张[9],并 开始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和翻译 ,故

被中华书局辞退。离开中华书局后 ,张 闻天受学会

友人康纪鸿之邀赴成都。路经重庆时 ,被友人蒋锡

昌留住 ,在 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任英文教员 ,

在重庆开展革命活动。经过重庆的生活与斗争 ,他

对旧势力的压迫和新生力量的支持更有了切肤之

感 ,认识到要战胜旧势力必须有联合力量 ,“ 而共产

党是反抗这个社会的真正可靠的力量
”
,于是

“
有了

加人共产党的动机
”
[2](67页 )。 1925年 5月 ,离渝

抵沪后 ,参加了
“
五卅

”
运动 ,明确表示要

“
加人 CP”

[2](ω 页)。 同年 6月 ,经沈泽民、董亦湘介绍加人

了中国共产党 ,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因此 ,张闻天同许多人一样 ,也不是一条直线走

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的,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 ,他

也有过苦闷和彷徨 ,经历过曲折和坎坷 ,也许正是因

为经历过痛苦、烦闷的阶段 ,对真理的把握才可能趋

于全面 ,对真理的信仰也才会牢不可破。所以,张闻

天后来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蒙冤受屈 ,他对共产党

的忠诚和热爱都至死不渝 ,从未动摇过。

其二 ,“ 少年中国学会
”
对张闻天一生坚持的实

事求是、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有深刻影响。

张闻天在党内一向是以注重实际、强调调查研

究著称的。早在 1943年 ,他 就指出 :“ 一个真正的

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 ,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

实际出发 ,必 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
”

,“ 调

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 ,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

关键
”

,“ 要反对那些讲大话 ,订大计划 ,而不肯或不

会脚踏实地地切实工作的空谈家
”
等等。张闻天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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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注重实际的工作作风的形成与少年中国学会风气

的熏陶是分不开的。

少年中国学会的四大信条中有一条就是
“
实

践
”
,很多会员都以

“
务实

”
自诩。学会创始人之一

的王光祈是身体力行 ,着力实干的[3](z91页 )。 重

要成员魏时珍也说 :“ 吾国之人 ,患 在空谈 ,将欲救

之 ,非用实学。
”
[丬 (第 3期 )在学会同仁强调务实的

氛围中,张闻天也强调采取实际的手段来发动民众。

如:1924年 5月 ,他发表《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

期》一文 ,在谈到鼓动民众的方法时,就批评
“
单单

说中国民族性的优良或是单单用历史地理的教授去

鼓励民众
”
的方法是

“
不中用的

”
,“ 单用爱国呀 ,同

胞们
”
这种论调也是不会成功的。因为这不切合老

百姓的实际,而应该针对他们的生活状况 ,对症下

药。应该大声说 :“ 你们如要吃好的菜 ,穿 漂亮的衣

服 ,讨一个好老婆 ,生 几个好孩子 ,你们非大家一致

地起来把现政府推倒不可 ,不然你们这种地狱似的

受罪生活是没有穷尽的。
”
[9]这些话虽然已经过去

了大半个世纪 ,但仍振聋发聩。

张闻天在学会中还曾负责校勘出版刊物《少年

世界》。该刊的宗旨是 :作社会的实际调查 ,谋世界

的根本改造。它与《少年中国》不同的地方 ,是《少

年中国》注重文化运动 ,阐发学理 ,纯粹科学 ,而 《少

年世界》则注重实际调查 ,叙述事实 ,应用科学卜 ]。

其内容确实相当丰富,辟 有
“
学生世界

”
、
“
学校调

查
”
、
“
教育世界

”
、
“
工厂调查

”
、
“
农村生活

”
等栏

目,浓墨重彩地报道了当时国内外工人、学生和华侨

运动的状况、工厂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的生活

情况。其中,调查报告占了《少年世界》的最大篇幅

[10](276页 )。 《少年世界》从 1921年 1月 创刊到

12月 停刊 ,共发行了 12期 ,张 闻天和沈泽民从 1月

开始负责校勘出版事务 ,直到 7月 赴 日本 留学。这

段时期 ,他还深入到工人 中去 ,工 人 的痛苦让他心

碎 ,于是 ,他写了《心碎》一诗 ,诉说铁店里的男儿和

丝厂里的女子劳动的繁重和内心的悲愤 ,这表明张

闻天已经开始注重社会实际。但令人遗憾的是 ,不

久以后 ,张 闻天怀着要
“
学 习更正确的革命理论与

实际行动
”
的愿望 留学苏联 ,在 提高马列主义理论

修养的同时 ,却逐渐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,以 致在一度

盛行的
“
左倾

”
教条主义 的侵袭下走 了一段弯路。

但在遵义会议上 ,他又毅然与错误路线决裂 ,为力挽

狂澜立下了大功。延安整风时期 ,他更是虚怀若谷 ,

又主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,力 行实事求是 ,一切从实

际出发的优 良作风 ,重新深人社会调查研究 ,为毛泽

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综上所述 ,我认为张闻天对少年中国学会作出

了积极贡献 ,而少年中国学会也对张闻天的成熟和

发展提供了指导。张闻天加人时年仅 ⒛ 岁 ,既是风

华正茂之时 ,也是他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形成的

时期。学会兼包并蓄 ,容许各种思潮存在其间 ,在给

他提供思想 自由发展机会的同时 ,又培养了他闻过

则喜、海纳百川的情怀。少年中国学会的风格和优

秀会员给予他许多好的熏陶和及时的帮助 ,少年中

国学会在张闻天的人生道路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正如沈泽民所说 :“ 少年中国学会的特色便是在同

时包容一切冲突的观念 ,而在这纷乱之中找出一条

向上的道路。
”
[4]张 闻天正是经历了一阵纷乱之后

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条
“
向上

”
之路的。

注释 :

①据魏时珍回忆 :张 闻天,沈泽民,江苏人 ,浦东中学学生。
“
同济

”
与

“
浦中

”
相距甚近。一日,我 与白华得闻天和泽民信 ,想 和

我们晤谈。我们得信 ,即 邀他们到白华家相聚,他们来后 ,辄纵横议论 ,意气英发 ,自 午后至傍晚始去。我们观其容貌 ,少 年

英俊 ,当 幼于我们一、二岁。而听其言论 ,则激昂慷慨 ,有若成人。我们惊异 ,即 书告光祈。不久 ,闻 天与泽民,也加入
“
少年

中国学会
”
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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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e December of1919witnesses zhang Wentian’ s joining the Juven⒒ e Association of

China, where he is an active■ ηember and makes active contributions to its development, and which has

an important innuence。 n zhang’ s ideology, life way and work style at the same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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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zs页 )

(五 )崔篆《慰志赋》
“
嘉昔人之 辰兮

”(p.250)。 按 :据《后汉书 ·崔驷传》,空 格字当为
“
遘

”
。又

“
岂

修德之极致兮
”

,“ 修
”
本作

“
惰

”
。又

“
受符字乎良维

”
,“ 良

”
本作

“
艮
”
。李贤注云 :“ 艮,东北之位。谓篆为

千乘太守也。
”
作

“
良
”
甚为不辞。

(六 )冯衍《显志赋》
“
采三秀之华英

”(p.“ 1)。 校记云 :“ 李贤注曰/《 东观记》及《衍集》
“
秀

”
字作

“
奇

”
,“ 莫

”
作

“
灵

”
。
’”

按 :贤注末句本作
“

英
’
字作

‘
灵

’”
,“ 莫

”
字误。

(七 )杜笃《首阳山赋》
“
九折萎 而多艰

”(p.” 1)。 校记 :“ 此句录自《文选》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李善

注。
”
按:空格字当为

“
靠

”
。

('、 )梁竦《悼骚赋》
“
彼促尼之佐鲁兮

”(p.zT6)。 按 :“ 促
”
当作

“
仲

”
。

(九 )傅毅《洛都赋》
“
体神武之圣姿

”(p.zT8)。 校记云以《艺文类聚》卷六一所录为底本 ,补 以《初学

记》卷二四等。按 :《 初学记》卷二四
“
姿

”
作

“
资

”
。又 ,“ 寻历代之规兆

”
,《 艺文类聚》卷六十一

“
历

”
作

“
往

”
。

又 ,“ 豆三涂太室结于前
”

,“ 豆
”
字衍。又 ,“ 垂菡萏之敦荣

”
,“ 敦

”
本作

“
敷

”
。又 ,“ 于是乘兴 (舆 )鸣 和

”
,

“
兴

”
本作

“
舆

”
。又 ,“ 传(傅 )说作仆

”
,“ 传

”
本作

“
傅

”
。又 ,“ 出漩濑之潜鳞

”
,“ 漩

”
本作

“
旋

”
。以上

“
姿

”
、

“
历
”
、
“
孰

”
、
“
兴

”
、
“
漩

”
,同严氏辑本。

(十 )崔驷《大将军临洛观赋》
“
临轩槛以观鱼

”(p.z97)。 校记云用《艺文类聚》卷六十三所录为底本 ,参

校《太平御览》卷二○。本句校云 :“
‘
槛

’
,《 御览》作

‘
楹

’
。
”
按 :检《御览》卷二○无此条。又 ,“ 弛衔纵策

”
,

校记云 :“
‘
弛

’
,《 御览》作

‘
弛

’
。
”
按 :检《御览》卷二○,亦无此条。复检严可均辑《全后汉文》,亦录自《艺文

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,而录作
“
弛

”
,亦误。

(十一)班固《终南山赋》
“
上挺修竹

”(p.353)。 校记云以《初学记》卷五所录为底本 ,又 以《古文苑》等

为校本。按 :“ 竹
”

,《 初学记》作
“
林

”
,作

“
林

”
是 ,故与上下文

“
神

”
、
“
沉

”
、
“
Jb” 等为韵。复核严可均辑《全后

汉文》,已误作
“
竹

”
。中华书局刊严氏本于书眉有校语 :“ 竹当作林。

”

(十二)班昭《大雀赋》
“
故翔万异(具 )而来避

”(p.370)。 按 :依校本 ,“ 异
”
本作

“
里

”
。

(十三)李尤《函谷关赋》
“
包人极以据中

”(p.sT6)。 按 :“ 人
”
本作

“
八

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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